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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元代肖形印图文融合特征的分析归纳，总结其图文组织关系与印面经营策略，在完

成元代肖形印图形传统文化价值挖掘与保护的基础上，尝试为传统视觉经典的当代设计转化继承带来有

益思考。方法 从元代肖形印图文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分析其出现的缘由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

梳理探讨元代肖形印的图文融合策略，及其对当代设计的关联启示。结论 与先秦及汉代肖形印不同，

图文融合是元代肖形印的显著特征，其具有多样化的适形、多层次意指和多元素碰撞的核心构建逻辑。

文字的图形化、雅文化的大众普适及符号凝练的求同存异，则分别是元代肖形印对图文融合需求、市民

文化需求和形式法则需求的具体回应，这便成为现代设计对元代肖形印图形继承转化的有效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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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inspiration and Strategies of Image-Text Fusion of  

Graphic Seals in Yuan Dynasty 

YU Jie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the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image and text and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the printing surfac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mage and 

text of the graphic seal in the Yuan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exca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tradi-

tional cultural value of the graphic seal in Yuan Dynasty, it tries to bring beneficial thinking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visual classics in contemporary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mage and text of the graphic seal of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emergence, and on this basis, sorts out 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y of the integration of image and text of the graphic 

seal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design. Different from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y 

graphic seal, the integration of image and text i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Yuan Dynasty. The integration of image and text 

has a diversified core construction logic of conformability, multi-level meaning and multi-element collision. The graphi-

cization of text, the popularity of elegant culture and the concise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of 

symbols are the specific responses to the need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mages and texts, the needs of citizens' culture and the 

needs of formal laws, which become the effective entry point of modern design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ictorials of the zodiac of the Yu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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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图像以其强有力的直观性和感染力，逐步取

代语言文字符号成为当代人阅读行为的主要对象，但

阅读的主体同时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化、多层次的阅

读、阐释需求[1]。由此可见，图像与文字的结合不仅



382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3 月 

 

是两种阅读对象的并置行为，而且是一种满足更丰富

阅读可能的有机融合。关于图文结合探索的经典形式

历史上并不鲜见，元代肖形印就是其中的一类重要成

果。回看元代肖形印的图文怎样实现融合，又有哪些

规律、内涵和策略，都是值得当代设计师继承和思考

的有趣问题。 

1  元代肖形印图文融合溯源 

肖形印是我国古代对图形类印章的总称，汉代、

元代分别是我国古代肖形印发展的两次高峰。相较于

汉代，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背景，使肖形印的

应用与市民生活的结合更为紧密，对肖形印的视觉传

播、识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逐渐形成了文字与图形

融合的形制特征。 

宋元时期，“花押印”开始作为个人凭信大量出

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花押”是代表署名的一种特定

标识符号，而花押成印，既便于随身携带和反复使用，

又保证了署名符号的一致性。而每个花押的形状都不

相同，具有唯一性，可以起到防伪的作用[2]。花押印

中包含的禅宗美学，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审

美趣味[3]。由于元代花押印发展和应用最为成熟、兴

盛，因此花押印也被称为“元押”，而元代肖形印主

要来自元押中的图形印，其显著特征就是文字和图形

常常并置组合出现。 

关于元押图文结合特征出现的原因，学界的认知

较为统一。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形成了多民族文

化融合的时代背景。语言和文字的差异，让蒙古人、

色目人在与汉人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过程中，遇到

了阻碍和不便。此时，图形符号的优势便显现了出来，

在将如“楷书”等更易识别的字体引入印章的基础上，

图文融合也逐渐成为元押的主要类型和特征。 

实际上，肖形印中出现图文融合的情况并非始于

元代，在肖形印诞生初期，就曾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殷商三玺之一的“亚禽氏

鉨”，就以“亚”字为外形，其中包含作为族徽的飞

鸟图形，见图 1。而汉代肖形印中的三灵印、四灵印，

也都常与姓名、吉语相结合，表示趋利避害之意，见

图 2。元代则在多民族文化交流需求和肖形印一直以 
 

 
 

图 1  亚禽氏鉨 
Fig.1 Ya Qin's seal 

 

图 2  赵多四灵印 
Fig.2 Zhao Duo Four soul seal

来的造型基础之上，进一步将文字与图形进行融合，

形成了全新的肖形印印纹风格特征。 

2  元代肖形印的图文融合特征 

2.1  多样化的适形 

肖形印的出现远早于文字印，文字往往晚出，附

属于图形[4]。因此，无论肖形印还是文字印，自秦汉

以来大多采用圆形或方形作为印面的基本形状，这一

方面是印章自身的图形化特性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由

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所决定的。朱白、阴阳、奇

正、方圆等对比要素不仅共同出现在印章中，而且是

古代先民对宇宙世界构成和美的认知自觉与文化共

识。因此，无论有无边框，传统肖形印总是以或圆、

或方的适合图形样貌出现。而唯有元代肖形印在方、

圆适形的基础上，呈现出多样适形的特征。 

除传统的方形、圆形印纹外，元代肖形印印面的

形状创新大概有两大类。一类仅体现为外轮廓的简单

几何图形变化，比如，方形、圆形、三角形、半圆形

等抽象几何图形的单独或组合出现，其中的文字根据

轮廓图形做适形变化，见图 3。还有一类印面文字则

直接与植物、乐器、走兽、飞鸟、钟鼎等具象物体图

形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灵活多变的印面图形，见图 4。

元代肖形印的这种多样适形变化，不仅与图文混排的

特殊设计要求有关，更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视觉表现

和结果。这种改变打破了圆形、方形印章一统天下的

模式，虽然一度为正统文人士大夫所鄙夷，但却从另

一层面为金石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对传统图形设计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 3  几何图形类印 
Fig.3 Geometric seal 

 

图 4  具象图形类印 
Fig.4 Concrete figure seal 

 

2.2  多层次意指 

设计最初的含义是用符号、记号、图形等来表征

相应的观念，其思维本质是隐喻性的需求[5]。而作为

符号的元代肖形印，其文字与图形都有自己包含与传

达信息的方式，当文字和图形同时出现时，信息的编

码就呈现更有趣的符号化特征。无论文字和图形的所

指是相近、互补还是相悖，其结合都会带来更多层次

的信息融合与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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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是传统图形中常见的主题，元代“王鱼印”就

是在鱼形印纹中包裹一个“王”字和一个八思巴文符

号，文字代表印章所有者的姓氏，而鱼图形不仅有“富

足、盈余”之意，还充满对未来事物的好奇和对永恒

生命的向往[6]，见图 5。“王象印”和“王鸭印”也是

这类肖形印，同样与“王”字结合，大象和鸭子图形

则分别把“力量”和“童趣”的信息与印主信息叠加

起来。乌龟在传统文化中象征“健康长寿”，“庆原龟

印”则是印主名字和龟形图的结合。元代肖形印中的

这些图形不仅代表了印章所有者的美好生活愿望，同

时还可能与各自的职业、族群、喜好等信息相关。文

字与图形的这种分工并非固定不变，文字有时直接负

责寓意的表达。比如，常见以人物形象为主图形的印

面，在人物身上写有“吉”“福”等字词。而在“兔

子背桃印”中，同时包含如兔子、桃子的图形和一个

楷体的“桃”字，多元素的组合同样构成多层意指的

方式，见图 6。 
 

  
 

图 5  元代“王鱼印” 
Fig.5 Wang & fish seal  

of Yuan Dynasty 

 

图 6  元代“兔子背桃印”
Fig.6 Rabbit carries peach 

seal of Yuan Dynasty 
 

汉字与图形本就血脉相通，许慎在《说文解字》

开篇便谈到庖牺氏八卦符号与汉字产生之间的紧密

关联。在元代肖形印的图文融合过程中，充分说明了

汉字与图形的这种文化契合。有时文字和图形各自承

载独立信息，有时则互为相本体和喻体，通过本体和

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建立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联性互

动[7]。 

2.3  多元素碰撞 

元代肖形印的图文结合，带来的不仅是图形和文

字的对话，其中更有多民族文化、不同书法体、具象

与抽象形之间的多元素碰撞。由于多民族交融更加深

入，多语文合璧的书写形式在元代广泛出现，印章表

现上同样如此[8]。 

首先，元代肖形印中有一种图形与八思巴字、汉

字结合的类型。八思巴文是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元代

蒙古族人作为统治者，为了进一步融入汉文化，就把

八思巴文与汉文和图形一同放在花押印中，实现了民

族文化在印面上的碰撞与融合。其次，元代以前，篆

书一直是印章上的专用字体，到宋元时期，繁密的“九

叠大篆”已经成为各种官方印章的标准形式，虽然工

整严谨，但却失去了往日拙朴自然的大气灵动之美。

元代则将更易识别的楷书作为主要书体，并且将篆、

隶、行、草书全都引入印面，与各种图形一起，形成

了更多的变化与可能性。最后，图文的融合实际上也

是一种抽象与具象形的碰撞与融合。从视觉上看，文

字就是由抽象的点线面构成，而图形则有非常具体的

形象载体来源。比如元代“马押”印，就把汉字和八

思巴文的“马”字上下排列放置在一个葫芦图形中。

实际上对肖形印印面而言，无论文字和图形的占比如

何，其最终总是作为一个整体纹样出现的，因此这种

冲突和对比，最终还是能够有机地融合，见图 7。 
 

 
 

图 7  元代“马押”印 
Fig.7 Horse seal of Yuan Dynasty 

 

3  元代肖形印的图文融合策略与设计启示 

3.1  文字的图形化 

文字图形化是利用文字的形与意，运用夸张、变

形、装饰、想象、置换等方式，对文字进行设计重构，

并最终形成图形视觉结果的过程。文字的字意被视为

有意义的图形，文字的“含义”也常被用作创新的基

础 [9]。文字图形化是现代设计最常用的设计手段之

一，而元代肖形印的图文融合过程中，其文字的图形

化则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值得当代设计师们思考与

借鉴。 

元代肖形印中的花押，本就是一种个性化的签署

类印章。因此，许多印面文字在图形化的过程中，仍

然着力保留文字和书法本来应有的书写美感。元代

“鹤形押”印上端有一个草书的“鹤”字，这个字通

过巧妙的笔画设计，形成了一只仙鹤展翅的造型，见

图 8。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高洁与长寿，该印中

的这只“鹤”由草书体一气呵成，虽为金石篆刻却显

得笔意松弛流畅，巧妙地将图像的生动与书法的灵动

融为一体。此印由上下两部分构成，除上半部分的鹤

形外，下半部分则是八思巴文。上半部分是草书式的

线性造型，下半部分的八思巴纹却是敦厚的块面造

型；上半部分是朱文白底的阳纹，下半部分则是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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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文的印纹。在这小小的一块印面之上，包含着阴阳

共生、对比融合的中国传统图形设计思考。无论是汉

字还是八思巴文，都具有很高的图形化程度，且都很

好地保留了文字自身的书写美感。两者的图形化不是

孤立的，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后的相互对比与映照。 
 

 
 

图 8  元代“鹤形押”印 
Fig.8 Red-crowned crane seal of Yuan Dynasty 

 
日本的石川竜太、高桥善丸等重要设计大师都曾

有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有益尝试，并且在此过程中注

意对本民族文化的融入和表现。石川竜太为“高崎豚

烧”设计的标志，就以简括的猪的背影造型为基底，

而日文“の”不仅串联了“高崎”和“豚烧”两组汉

字，其造型也巧妙地成为猪的“尾巴”。红、白、黑

色的组合充满金石书印的文化感，同时也让文字图形

化结果获得了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元代肖形印文字图形化的思路不仅是把文字变

成图，也是让字成为图的组成部分，并与图形融合。

元代“索记琵琶押”是在一个琵琶形的印纹中书写有

八思巴文，这些文字于琴腹处，就像乐器中的构件或

纹饰一样，没有丝毫突兀之感，显得和谐统一。而元

代“钟形押”则是在一个钟形里包含一个篆书的“钟”

字。这种图文融合不仅是形态和含义上的双重强化，

文字也好像就是青铜钟面上的铭文一般，形成对比和

谐的整体效果，见图 9。这两枚元代印纹很可能就是

当时的商业标记，这些形态在今天的标志设计中还能

够看到，这样的文字图形化方式更值得设计者们关注。 
 

 
 

图 9  元代“索记琵琶押”和“钟形押” 
Fig.9 Pipa seal & bell seal of Yuan Dynasty 

当代设计者在学习和继承传统图形的过程中，往

往容易停留在形式风格和图形元素的借鉴，甚至是简

单挪用上。元代肖形印的文字图形化，不仅让文字看

起来像图形，而且在文字图形化的过程中，仍然设法

保留文字的书法之美，或设法让文字成为图形的组成

部分。 

3.2  雅文化的大众普适 

元代肖形印的诸多变化和突破，在当时及后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文人士大夫阶层视作“俗”和

“非正统”的表现。但就设计而言，元代肖形印的大

胆创新不仅满足了当时不同文化、阶层公众的需求，

图形本身也形成了更多的可能性，其发展更具生机与

活力。 

元代大书家、画家赵孟頫曾在《印史序》中，将

汉魏印章尊为“正宗”和“正统”，同时认为宋元肖

形印是市井化了的庸俗的代表。这种思想也深刻影响

到其后历代文人对元代肖形印的认知。沈野、朱简等

人也认为，肖形印只是民间世俗之物，不甚高雅。沈

野认为：“‘冯虎’‘王象’之类以形做字，恶甚。”朱

简则谈到：“古人多用象形，鸟、兽、龙、虎、人物

之类作印，正如今之花押，原无道理，不过防奸伪设

耳。岂知其为‘王象’‘冯虎’耶？在存而不论可也。”

但反观肖形印发展的历程却不难发现，每当印章被允

许平常百姓自由使用之后，肖形印就会得到充分地发

展，汉代如此，元代亦如此。由此不难看出，“俗”

与“雅”“艺术”与“设计”的关联，对立话题一直

存在。对设计来说，设计结果被公众接受、喜爱和广

泛应用，解决受众的使用和审美需求问题，才是其核

心使命。设计发展绝不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游戏，而是

一种“行远而及众”的普适生长过程。今天的设计师

在转化传统视觉经典的过程中，不仅是通过传统文化

让设计作品变得更高端厚重，而是将古代印纹这种雅

文化进行普适转化，将受众最喜闻乐见，最愿意接受

的图形要素融入设计成果之中。元代肖形印正是由于

包含纪年、姓氏、制造、吉语、商标、合同等各种具

体应用类型，面对更多的用户，才会形成百花齐放的

图形发展局面。 

回看历史，几乎所有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雅文

化与俗文化，都是不断融合转化和再发展的。与肖形

印一样，元代的小说、戏剧、诗歌都曾呈现出俗文化

的倾向，但却都因为经历了公众的审视，那些经典之

作至今仍然为公众所喜爱。日本著名设计师高桥善丸

对“诧寂”“雷”“花月”等美学概念的文字设计创作，

见图 10；我国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画字我心”系

列，无不是将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关于美的理解融入现

代设计与生活的实验中。元代肖形印也是如此，当代

设计应该深入挖掘并继承这些图形为何会受公众喜

爱，而不应将其误解为让作品变得更“雅”的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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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高桥善丸的“善”字设计 
Fig.10 "Kindness" font design of Takahashi Yoshimaru 

 

3.3  符号凝练的求同存异 

细看元代肖形印的印面不难发现，因为打破了方

形和圆形的限制，元代肖形印印面的形状类型极为丰

富。八思巴文、汉字等不同文字的共存又让文字与图

形的组合产生了许多新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元代肖

形印由图文混合形成的图形符号，却又不约而同地形

成一种相同的审美和文化意味。这种变化差异中的共

性，必然是由某种视觉背后的关于图文融合的规律所

决定的。 

对印章来说，无论文字印还是肖形印，宗法、章

法和篆法就是印章创作的共性形式法则。宗法即审美

倾向，元代处于我国篆刻艺术“朴散法立”之时，以

赵孟頫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提倡以汉魏为宗，追求印面

的“古雅”与“古意”。虽然赵孟頫视肖形印为“新

奇相矜”和“余巧”，难登大雅之堂。但肖形印却义

无反顾地走进公众生活，呈现世俗化的自由生长状

态。其结果就是其印面由汉代的半浮雕逐渐二维平面

化，少了古拙神秘之感，多了率真和轻松的市民气息。

章法则是图文融合的依据，印面的布局经营原则。元

代肖形印在排布图文组合关系时，遵循对比统一的原

则，要么是以图形为主中间包含文字；要么以文字为

主，图形占据较小空间，用以平衡印面空间，避免图

形大小与文字大小相等的构图。明甘旸在《印章集说》

曾提到：“篆法：印之所贵者文，文之不正，虽刻龙

镌凤，无为贵奇。”元代肖形印不仅图形重要，其中

的文字也非常重要，没有各种优质的书体，图形同样

会黯然失色。 

在当代设计的继承转化过程中，不应该只关注形

式风格，而是应该充分挖掘风格背后的形式逻辑和法

则，这才是元代肖形印之所以形成某种特定共性的规

律，而了解这种规律才能真正意义上把握元代肖形印

的图形特质。在电影《可可西里》的片名文字设计上，

设计师就将藏文的形态与汉字的内容相结合，形成了

新的视觉形式，不仅增加了文字设计的文化内涵，同

时也强调了影片的在地叙事背景，见图 11。而在全

球化视野之下，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和体现本土传统文

化特色更是缺一不可[10]。 

 
 

图 11 《可可西里》字体设计 
Fig.11 Font design of "Kekexili " 

 

4  结语 

图文融合是元代肖形印的显著特征，而元代肖形

印的图文融合又具有多样化的适形、多层次意指和多

元素碰撞的特征。从融合策略来看，文字的图形化、

雅文化的大众普适及符号凝练的求同存异，分别是元

代肖形印对图文融合需求、市民文化需求和形式法则

需求的具体回应。当代设计对像元代肖形印这样的传

统经典的学习借鉴，必须深入其图形构建逻辑，才能

真正意义上完成有效的继承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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